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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姓写手

老师激励我上进
□徐竹影

老师和我成挚友
□吴明君

老师给我温暖的梦
□经常聆听

30年前，我上初一，因升级考试成绩太
差，只能留级。

新学期开始，我自恃读过一年，没有认
真学习，结果月考成绩糟透了。教语文的胡
老师在我的试卷上写道：“人怕没脸，树怕没
皮，留了级还这样，难道要当没脸僧？”老师
的话让我无地自容。

不久，胡老师找我谈话。当他得知我家
境困难、父母年迈时，不仅安慰我，还耐心帮我
分析成绩不好的原因，鼓励我树立正确的人生
观。老师的一番话，点燃了我学习的动力。

我进步最快的是语文。因为胡老师的
课讲得好，特别是作文课，每个命题他都写
出范文，每篇范文都让我佩服不已。经过
细心琢磨和刻意模仿，我的作文大有长
进。胡老师又鼓励我要写出新意，写出
自己独特的东西。初一下学期时，我
的作文开始被胡老师当作范文在课
堂上讲解。

1992 年，我的处女作《棋
事三部曲》在《洛阳日报》发
表了，胡老师得知后比我还
高兴。20 多年过去了，我
已发表了上百万字的文
章，特别是近年来，每年
都有上百篇文章发表。

我知道，这些成绩的
取得，虽然与我孜孜不
倦的追求分不开，但原
始的动力，源于胡老师
对我的谆谆教导。

□张宏涛

老师教我不盲从

吴灿坤老师是我初中的班主任，教语文。他高高的个子，背微驼，
不苟言笑。吴老师和我同村，他家在村西头，我家在村东头。他很早就
离异了，女儿判给了他前妻，不如意的生活让他郁郁寡欢。

我喜欢上语文课，作文也写得好，颇得吴老师的喜爱。有一次，他
在课堂上读我写的有关我家小狗的作文，读到那句“白蹄白头白尾尖，
两只眼睛忽闪闪”时，笑着不停地点头，我至今仍记得他赞许的神情。

得知我爱好文学，他主动带我去拜访学校的另一位老师，那位老师
经常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在我们乡里小有名气。酷热的夏天，吴老师用
自行车驮着我跑了十几里路，还自己掏钱买了礼品。

吴老师工作认真，字也写得端正，受他的影响，无论学习和写字，
我都不敢马虎。

我和吴老师成了特殊的朋友，一有空我就去村西头找他，他有很多
藏书，这些藏书成了我的精神食粮。从《古代文学》《现代文学》到《创业
史》《茶花女》，从书中我汲取了宝贵的文学营养。

后来，我辍学出去闯荡，回家的次数渐少，每次都是匆匆回匆匆
走，很难见到吴老师。这么多年，我只见过他一两次，看到他日渐憔
悴的面容，我的心隐隐作痛。

我又一次回家，父亲告诉我吴老师走了，我脑海里是他孤独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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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题作文

20年前，我上小学五年级，王老师教我们数学和体育。他不是
班主任却常讲一些为人处世的故事给我们听，谁情绪低落了，他也会
及时鼓励。最难能可贵的是，他对待学生一律平等，无论学习成绩好
坏、家庭贫富，他都热情对待，从不歧视和打骂任何学生。

每天上午最后一节课是数学，王老师总是在黑板上出几道题，谁
先做完就可以出去玩。作为全班第一名，我经常第一个做完。一
次，我做完题让王老师批改，他没有照例打个对勾就让我出去玩，
而是扫了一眼说：“你这道题做错了，应该是这样的……”说着，他
就详细给我讲解起来。我按他说的方法又做了一遍，再拿给他看，
他却给我打了个叉，并说：“刚才我讲错了，不是这样的，你再好好
想想。”

回到座位上，郁闷的我开始反复思索那道题，最后，我坚信我第一
次做的是对的。于是，我上前对王老师说了我的看法。他欣慰地笑了，
说：“你说得对，第一次你确实是对的，我之所以这样做，是想让你知道，
老师不一定都是对的。你虽然很聪明，但盲从老师，希望你以后有自
信、有主见，要敢于坚持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明白吗？”

王老师的话影响了我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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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师的“嘲笑”点醒我
□董凤霞

上初中时，我迷上了写作，经常给报社
投稿，虽然每次都石沉大海，仍兴致不减。

当时教我们语文的是李老师，李老师
不苟言笑，批评起学生来毫不留情，因而
同学们都很怕他。

一次上作文课，李老师竟然将我的作文
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一通。

李老师挥舞着我的作文本说：“看看
你写的文章，字迹潦草不说，错别字一大
堆，就这还敢给报社投稿！别再给他人添
麻烦了，也省省邮费吧……”当时我羞愧
得只想找个地缝钻进去。

我身上的毛病确实不少，但李老师
千不该万不该当着全班同学的面，

说出那么难听的话。我心里
憋足了劲儿，非要和

李老师赌一口气，看看我的文章到底能不能
发表。

压力就是动力。从此，除完成正常的学
习任务外，我全身心扑在写作上，克服以往
草率的毛病，字斟句酌，不厌其烦地修改。

初三那年，我的文章终于变成了铅
字。最先发现我的文章刊登在报纸上的
就是李老师。他高兴得就像自己有了大
喜事一样，立刻把报纸拿到课堂上，大
声朗诵给同学们听，还不断地啧啧称
赞文章写得好，俨然把自己以前说
过的话忘得一干二净。

逆耳的话，虽不中听，但有
时要比一味恭维更具有魔
力。我感激当初李老师
的那番“嘲笑”。

教师节到了，我越发怀念故去的恩师。
恩师姓杨，是我中学时代的数学老师。在那段迎接中招

考试的岁月里，作为班主任的他，不是去照顾他病重的母
亲，而是天天陪伴着我们，关心着他每一个心爱的学生。

那年的中考第一门考数学，本是我的强项，我却由于太紧
张考得一塌糊涂。走出考场的那一刻，我彻底失去了信心。来
到恩师面前时，我哭了。他没说话，默默地给了我一个拥抱，虽
笨拙但很温暖。“考试还没有结束，怎能轻言失败？”他掏出手绢
给我擦了擦眼泪，亲切地说，“没事儿，你肯定能考上。我正想
告诉你呢，昨晚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送你们几个学生去外地
上学了！相信老师，更要相信自己，不用紧张，继续加油吧！”
他边说边拍了拍我的肩膀，看着恩师轻松自然的神态，我的心

慢慢平静下来。后来，我考上了外地的一所中专，我一直感叹恩
师的梦真准呀！

多年后已做母亲的我才惊觉，当年恩师说的梦多半是个善意的谎
言，正是这个梦激励着我继续前行，从而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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